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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国
韩国的外卖是深深融入到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

象，在韩剧里经常会出现叫外卖的场面。
韩国夜生活丰富，无论上班族或是学生常忙到很

晚才回家，宵夜成为韩国人重要的饮食文化之一。而
外送非常发达的韩国，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订购各
种菜色到家。因为过于方便，就算不是宵夜时间，也
有许多韩国人会叫外卖。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炸鸡被选为了韩国国
民最喜爱的外卖餐，其后依次是炸酱面等中华料理、
比萨和菜包白切肉、猪蹄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群
体喜欢炸酱面甚于炸鸡，“五人以上家庭”和“月收入
600万韩元以上家庭”喜欢比萨胜于炸酱面。

日 本
相对于中国的外卖热，外卖在日本却不温不火。其

实在日本，外卖出名也挺早。上世纪的中叶，肩扛摞成小
山的荞麦面，熟练骑着自行车的外卖小哥，十分抢镜。

在日本，外卖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不是上班族。大企
业的员工有大食堂，成了家的人则多数都能享受到“爱
妻便当”，单身人士则会去“711”“罗森”等便利店去排队
买盒饭。讲究一点的、午休时间较长的人可能还会去餐
饮店去享用一份套餐。

日本人叫外卖，多是在家里吃，而且还多带有享用
“大餐”的感觉。调查显示，日本人叫外卖的五大理由是：
突然莫名地想吃某样东西、家里来了客人、节假日一家
团聚、妈妈累了或者生病了、妈妈忙或者不在家。

美 国
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人从网上点了将近10亿份

外卖，比2010年上涨了125%。目前，美国的外卖行业
在快速发展，除了第三方外卖平台外，优步、亚马逊
等互联网巨头都推出了外卖服务。

有统计发现，美国人最喜欢的外卖食物是鸡肉、中
国菜、比萨、汉堡、寿司、墨西哥菜和意面。从区域上来
看，东海岸喜欢吃比萨和鸡，西海岸喜欢吃中国菜。

中国菜在6个州成为外卖首选。将中国菜跟寿司一
起统计之后，亚洲菜成为13个州的第一选择。而据粗略
估计，美国已有超过4万家中餐馆。从上世纪90年代的
电视剧《老友记》到最近的《生活大爆炸》，观众经常能够
看到美剧主角拿着长方形的盒子吃中餐外卖。

观念之改

结婚3年，在北京工作的“85后”
媒体人芳菲发现，小两口做饭的机会
越来越少，叫外卖的次数越来越多。
“一来是因为工作忙，自己买菜做饭、
刷锅洗碗没那个时间。二来外卖确实
方便，随叫随到，价格上也在可以接
受的范围。”芳菲说，身边的同事大部
分也以叫外卖“为生”。工作日的午
餐，大家常常通过外卖平台集体解决。

像芳菲这样的“外卖族”可不是
“稀有物种”。据美团点评数据研究院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
外卖用户已达1.5亿人，外卖渗透率达
21.1，半年增长率高达31.8%。

什么样的人更爱叫外卖？数据显
示，外卖App在女性、35岁以下年轻
人以及一二线经济发达城市人群中广
受欢迎。从消费数量来看，超过七成
的用户外卖消费金额都处于20—50元
的中等价位。

还有一些有趣的数据。据经纬创
投与饿了么的调查显示，24 小时之
中，午餐时段定外卖是“最强需求”。
一周订单的峰值则出现在周三，或许
是职场人士完全适应了忙碌的工作状
态，工作效率和激情达到了最高。

外卖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从社
会角度，专家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的“懒
人经济”和“宅经济”渐成声势，推动了
互联网餐饮行业的发展。而“80后”“90
后”逐渐成为餐饮消费主力，年轻人的
餐饮习惯的改变，使省时、高效、正规的
外送服务逐渐进入消费者的视野。

在忙碌的环境下，人们正在追求
饮食的便利化。因此，形式上简单便
利的外卖出现之后，节省了时间精
力，也提供了更多的餐饮选择。对餐
饮从业者而言，成本降低了，效率提
升了；对于消费者而言，吃饭便利
了，消费成本也降低了。

不过，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外卖
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在网站“知乎”

上，就“未来社会，叫外卖会变得比
自己做饭更常见吗”一项话题，1600
多名网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现在一二线城市社会最低工资是

15-20元/小时。如果做饭要花 1个小
时，那就不如花20块钱吃一顿外卖来
得合算。”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有人认
为，把做饭交给更专业的人，可以让
社会更有效率。
“家庭本身也可以利用高科技，来

降低做饭的成本，将所需时间和体力
弱化。”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有人认
为，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自己做饭
也不会太麻烦。
“用餐有情感交流的因素在内，家

庭成员准备饭菜、共同用餐，是建立
成员关系的重要环节。”从情感的角
度，有人认为，再好吃的外卖，也抵
不上亲人做的家常菜。

如何衡量“吃”的效率与其中的
情感成分？当叫外卖越来越寻常，自
己做饭是否会成为一种奢侈？随着人
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外卖在未来还将
带来更新的社会问题。
“我希望的生活是‘菜在锅里，我

在床上’，现在却成了‘我们在床上，
外卖在路上’。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苦
笑。”芳菲说。

职业之变

凌晨 1时，北京的气温已降至零
下。送餐员小赵依然骑着摩托车、挎
着红色提箱，奔波在路上。
“晚上送餐虽然辛苦，但是不堵

车，配送费用也高一些。”成为外卖骑
手前，小赵四处辗转打工。当了送餐
员，收入还不错，但这项工作对服务
质量的要求特别高。“送餐时最怕把外
卖弄洒了，或者耽误了时间，这样很
可能遭到顾客差评。”小赵说，每次送
完餐，他都会给顾客发条短信，提醒
他们打个“五星好评”。

数据统计显示，仅美团一家外卖
平台，目前在全国就有10万名配送骑

手，其中93%来自于异地，26岁以上骑
手占80%，半数以上都已结婚生子。在
北上广深杭等城市工作的外卖骑手
中，有九成每月会往家寄钱。其中北
京和上海的骑手，每月寄回家的钱平
均为3400元。在满足自己日常生活需
求的基础上，多数配送员还能有一定
结余供养家庭。

从宏观而言，外卖优化了社会的资
源配置；而从微观而言，它改变了个体
的生活方式。在外卖的服务链条中，配
送员所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自10年间
快递配送井喷之后，外卖配送员也成了
一个新兴职业。有外媒称，中国外卖送
餐员象征着中国正在从一个专注于制
造业的社会，转型为一个受消费驱动的
较富足的社会。送餐员也许不像他们的
客户那样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崛起，但是
他们在一个机会来去匆匆的国家确保
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过，外卖骑手也充满风险和挑
战。其中之一便是恶劣的天气。每逢
刮风下雨，订单量激增，外卖小哥常
常沐风栉雨，为顾客送餐。因此，有
不少好心的用户呼吁，天气不好少叫
外卖。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送餐是
骑手的工作。恶劣天气配送费用更
高，刻意不叫外卖反倒让送餐员少挣
了钱。每逢恶劣天气，这样的讨论时
常见诸网络。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天气，但是这

样的天气来临时我们肯定会送餐。一方
面这是我们赚钱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
我们的职业精神。”有外卖骑手表示。

也有的外卖骑手说，下雨时，也
会遇到很多令自己感动的顾客。有的
会在较近的地方自提，有的打着伞在
楼下等待。
“从对待外卖小哥的态度上，我们

也可以审视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有网
友说。

监管之难

尽管便利，但目前网络外卖订餐

服务仍有不少隐患。中国消费者协会
日前发布的体验式调查报告显示，网
络外卖订餐存在七大问题，其中包括
异物等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情况；
无资质商家在平台线上登记，在线下
无证经营；部分平台未设订单取消选
项；平台商家不主动提供正规发票等。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对网络订餐
平台开展巡查和专项整治。10月1日实
施的《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与新食品安全法呼应，对网络食
品交易各方法律责任和义务进行了严
格规定。

尽管如此，在新规之下，一些商
家仍然以花样翻新的造假伎俩逃避监
管。据媒体报道，有的商家以店铺实
景图片代替证照，有的以模糊证件蒙
蔽消费者，有的许可证过期仍然照常
营业。而此前曾多次被查处的实际地
址与公示地址不相符的“幽灵餐馆”、
超范围经营等问题依然存在。

外卖为何难管？事实上，网络订
餐平台对商家并非没有治理能力，技
术上也可以实现。但一些仍处于跑马
圈地状态的订餐平台治理意愿不高，
不愿付出较高成本进行资质审核和管
理。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认
为，外卖这种新业态，在发展初期确
实存在一定的监管难度。小小一盒外
卖，涉及工信、食药、卫生、工商、
质监、商务等若干个监管部门，“业态
边界不清造成监管边界不清，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监管效能。在目前法律法
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监管部门应
建立协调机制，协同政策目标，关键
是创新监管方式。

业内人士指出，从准入到送餐，
外卖行业应该有一套完整的质量体系
和行业标准。而对网络订餐平台的监
管，应该收紧审核关口，从源头端过
滤黑店。而这些工作有待相关部门联
合发力，更有待于网络订餐平台和线
下餐饮企业忠实履行安全责任和法律
义务。

透视“外卖热”
本报记者 刘 峣

1999年夏，一项名为“互联网生

存挑战”的实验在北京举行。

根据挑战规则，3天时间里，挑

战者需要待在酒店的封闭房间内，不

得外出。包括日用品、食品在内的所

有物品，都需要通过互联网解决。

来自北京的挑战者“雨声”找到

了订餐网址并填好了订单。不过，由

于不会收发电子邮件，他无法对外卖

餐厅发来的邮件进行确认，最终没有

通过考验。

17年后回头看，当时的场景确实

有些“不可思议”。如今，人们的生活

已逐渐“互联网化”。便利的O2O（线

上到线下）服务，更是让“吃穿住

行”从未有过的便利。

外卖，正是互联网创造的一项新

消费场景。各色服装的外卖小哥穿行

马路、诸多外卖平台站上资本风口、

餐饮行业纷纷“触网”……随着“外

卖热”兴起，一些新的社会话题也逐

渐走入公众视野。

叫外卖，又何尝不是一次新的“互

联网生存挑战”呢？

吃得放心难不难？

在网络时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要是饿了，只需要动下手指，在手机里的

各个网络订餐平台选择一番，快递员一会儿

就会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你的门口。

在公众越来越关心自身健康的时代，这

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份盒饭从接

单、制作到送到顾客手上，中间需要经过虚

拟、现实诸多环节的传递，这里面哪一环节

把关不严，送到顾客手中的饭菜就有可能变

味。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用各个网络平台订

餐的时日不短。 从它们兴起时为了赚人气大

把烧钱，大幅压低订餐价格，到众多来路不

明的商家纷纷进驻，后来因为食品安全问题

遭遇媒体曝光，笔者对订餐平台的“野蛮生

长”看得真真切切。

从好的方面来说，它让人们订餐更方便

了，能订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从家常小炒

到龙虾海鲜，从水果鲜蔬到日用百货，几乎

都能订。但是，在这些订餐平台的扩张过程

中，进驻的商家并不都是遵纪守法的。

笔者曾经在某订餐平台点开一些所谓新

店（这些店通常会以各种优惠招揽顾客，平

台也会专门推荐），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商家

居然连营业执照、菜品样式、商家电话、门

店地址都没有，顾客订餐只能对着“宫保鸡

丁”“红烧茄子”等字符下单。这些商家究竟

有无制作食物的资质，笔者无从知晓。一些

商家虽然提供了门店照片，但是否使用合格

的食材制作食物，厨房卫生是否过关……这

些疑问同样是未知的。

问题出在哪里？很明显，主要在于这些

网络平台，它们缺乏责任意识，疏于对商家

的管理。它们在给顾客提供方便的同时，也

在给一些不合格餐馆、“三无”（无生产厂

名、无生产厂址、无生产许可证）餐厅提供

“上网”便利。它们之所以对这些黑心餐馆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既有市场竞争太激烈，只

得降格以求的原因，也有自身监管力量不足

的原因。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放任黑心餐馆

经营者入网危害公众饮食安全的理由。

说到经营者的责任意识，笔者倒想起在

大学时学校同学经营的外卖业务。大约3年

前，笔者在北京一家报社实习时，由于报社

和学校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有时候回

学校晚了会在宿舍订外卖。那时候还没有网

络订餐平台，都是一些有经营头脑的同学先

在各寝室统计好人数，统一采购。隔近1小

时，两三个同学会抬着一大箱鸡肉卷、土豆

饼到各宿舍精确投送，一手收钱、一手交

货。味道不好时，吃饭的同学会抱怨两句，

送餐的同学会很爽快地说“不好意思，我一

会儿就跟老板反映”。

事实上，同学们的这种反馈很有效。这

些送餐同学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快递员，但

他们并不是单纯地送餐，还负责向餐馆老板

反映同学们对食物的意见建议。他们同时还

相当于餐馆老板的“合伙人”“批发商”。他

们深谙薄利多销的道理，会负责监督食物质

量，因为大家都是熟悉的同学，口碑非常重

要；而且他们只有外卖卖得多，收益才会大。

这样基于熟人社会的经营模式虽然难以

复制，但是给我们很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把关人不可缺位。各大网络订餐平台应

该履行好把关人的责任，因为只有让顾客吃

得放心，网络订餐平台才可能一直火爆下

去。如果以牺牲顾客饮食安全为代价、以对

卖家放任自流为扩大规模之途，这样的经营

模式或许能火爆一时，但终究会被更为安

全、守法的平台所取代。

近来，有关网络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

规相继出台，对网络食品交易各方的法律义

务和责任进行了严格规定，形成了一定程度

的震慑作用。但是，很多网络订餐平台或是

明知故犯，或是“避过风头后再犯”。事实警

示我们，要解决网络订餐中存在的“顽疾”，

只有震慑还不够，还需要工商部门、通信部

门、消费者协会等联合执法，明确监管责

任，以更进一步的“猛药”消除沉疴。

民以食为天，吃得放心、吃得健康是美

好生活的基础。只有为“互联网＋美食”剔

除掉那些危险因素，公众在拿起手机订餐

时，才能放心、安心。

吃得放心难在哪儿
彭训文

他山之石

餐厅外的外卖骑手。（资料照片）

7月20日，北京暴雨，百度外卖送货员陈琦准时将午

饭送达目的地。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